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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河——青城跳动的脉搏

塞塞
外文苑外文苑

■■ 石俊峰石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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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灯
下漫笔下漫笔

■■李悦李悦

居高揽胜，一座城市，河流如
跳动的脉搏，载着千年的梦想，春
生、夏荣、秋繁、冬静，飞虹般曼
舞流动，一路漾出的独有风韵，柔
情了两岸秀色，拥一座塞外古城
焕发时代新风彩。她就是呼和浩
特市沧桑巨变的城中河——小黑
河。

川流不息，环抱半壁青城的
小黑河，发源于水草丰美的武川
县安字号沟生态清洁保护小流域
（境 内 称 东 河），经 哈 乐 镇 大 豆
铺、卜圪素、卯独庆，或急或缓，
蜿蜒几十道湾，跨过平原，僻开高
山，出大青山哈拉沁沟，从此，冠
名小黑河，蝶变为青城的一张新
名片。

河流是城市诞生的摇篮，从
古至今上海与黄浦江、南京与秦
淮河、广州与珠江……人们已经
分不清到底是河流成就了城市的
盛名，还是城市的发展让河流气
象万千。

探寻小黑河与青城守望相助
的前世今生，据传当时归化城（呼
和浩特市旧称）东、南、西、北有四
个茶坊，当属城市的边陲驿站，东
茶坊便位于如今赛罕区敕勒川路
街道保全庄市场小黑河附近。茶
坊是过去南来北往人群通往城市
品茗歇脚的地方，桥是连通城市
与农村的纽带，东茶坊桥因茶坊
得名，因河水而生，因河水而灭，
在时光的流逝中渐行渐远，消失

在尘封的岁月中。
千年韶光流逝，岁月如此匆

匆，在滨河而居的人们的一双双
匠人巧手里，环水而建，飞架两岸
的一座座造型奇特、气势恢宏，充
满多元文化气息的马头琴桥、牛
角桥、蝴蝶桥、彩虹桥……似飘
带、像飞虹，相宜相生雨后春笋般
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水与城相
依相偎，日新月异。从此，黑河褶
皱里那曾经的一片叶、一盏灯的
时光记忆挣脱桎梏，黑河流风，城
市铸魂，诗意了栖居，繁华了古
城，小黑河一如青城的美画师，把
美还给了青城人民。

春来水暖，每到夕阳映红、月
未挂梢时，四面八方的人们拥立
小黑河东岸，抚手全长 168 米，最
宽处 40 米的东岸音乐喷泉广场
堤岸石雕护栏，饱眼奇幻曼妙的
水舞灯光秀。随着跳动的音符，
水清莲出般的“水之舞”，在激光
投射中，千变万化，五彩斑斓。70
米高的主喷泉，水注如直指苍穹
的长空利剑，热辣奔放，激情四
射，梦幻般迸发出青城人进取与
创造的世纪豪情。

夏风微凉，闲情麦迪逊花园
番茄广场对面，暮色中似“喷火”
的水舞灯光秀，水与火的交融，艳
色染红了两岸七彩。想此刻，红
桥连碧波，翩若惊鸿的玉泉区小
黑河景观段锦绣行不尽，绿水永
长流的连绵秀色，醉意人流一应

如潮般流连忘返。感念岁月的过
往，回眸依水而建、因水而兴，灯
火通明的不老青城，忘情逸兴莫
过动起来、活起来的一城黑河之
水。

秋来烂漫，时光知味，暮然惊
人，八月像是一条分割线，风流云
散，把春夏划走。清晨，慢步岁月
沉香的小黑河，杨柳垂堤，鱼游浅
底，更看那鱼鹰翱翔、天娥戏水，
秋的新篇如画如诗。午时，缓慢
而优雅前行的一河碧水倒影城市
的浪漫，两岸菊花初妆，清香四
溢，许花海一片，待到秋浓霜满
天，许一树红烧叶，以万物本源的
姿态，向城市伸出万般风情。入
夜，蛙鸣十里、飞虫万点，揽城市
月夜入怀，梦里梦外，多情莫过小
黑河。

初 冬 寒 凝 ，雪 意 阑 珊 ，雪 花
纷纷扬扬，如柳絮、似芦花般从
天而降，渐渐漫平了黑河上下，
塞北郊野。凭栏处黑河银装浅
结冰，远眺冬色，大工不巧，黑河
白练如绢，两岸层林尽染，无论
从哪个方向看，城市与河流天地
素色，流转间仿佛落成了惊世的
画卷。深冬时节，临照万里的阳
光照在黑河上，长情陪伴总少不
了三五成群，熙熙攘攘沿河踏雪
的人们，打雪仗、塑雪雕，寻红梅
映雪，舞动黑河冬日寂寞，鲜活
出小黑河青城跳动脉搏的别样
景致和无限情趣。

肩扛月亮的人

我曾在夜色中
看到过一个肩扛月亮的人
沿着山脊缓步而行
准确地说，那个人是在
月亮衬托下的
一个移动的影子
月亮是红的，又像是黄的
或是那种接近于橙子的颜色
总之不好形容
夜晚很美好，到处是魔幻的
影影绰绰的东西
月亮越来越大，而他越来越暗
也越来越小
看样子最后他有点扛不动了
就把月亮丢在了山顶上

去年夏天

诺勒下了很多雨，
也生了很多夏虫
我喜欢那样的夏天，
空气清新，我躺在草堆上
听夏虫
在被它们啃食一空的月亮中鸣

叫

黎明时分

月亮出来得很晚
但很明很亮
整个查干淖尔异常宁静
唯有比人类更敏感的牲畜
能察觉到什么
直到一只夜莺加入
飞过一片野樱桃林
发出悠远而清晰的叫声
我看见黎明
仍在地平线上犹豫

乌兰察布岩画

一些没有被猎杀的
麂、狼、鹿、狐狸、黄羊、虎豹和

斑羚
瞪着警惕的眼睛，
还有一枚月亮
照着这些岩石

走上这座由石头
堆砌而成的山
我才发现山下有一户，
从岩石里搬下去的人家
栅栏里圈着羊群。
夜空下几匹游荡的马
踏着月光，由远及近

你不会驯服这些石头
那些驯服石头的人，
依然在石头里面
他们是你的先人

想起父亲

1996年10月21日，那个夜晚
金星正在闪耀

他的棺木是红色的，
那时看起来很黑
是一艘驶向外星球的船
停泊在看不见大陆和海洋的

地方
周围黑暗而虚无
突然移动的星星，
让那里一片寂静

在暮光中散步

天色越来越暗
静谧如斯
无法感知的神秘事物
渐渐向我靠近
倾巢出动的鸟儿，低空盘旋
骑马的人在地平线上逆光独行
他们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是出来散步
可我不希望他们消失或离去
如果那样，
大地、天空和我内心
又会减少一些东西

诗诗
林漫步林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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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命之年，不知不觉开始喜欢点滴
回忆起一些生活过往，尽管一路走来愈
发看淡了曾经沧桑的繁华落尽，然骨子
里“愿万里归来仍是少年”的执著总要
在心灵之畔铭刻下些什么才不妄虚度、
不昧初心，于是能留存脑海的一个个瞬
间感悟，于我而言总是如影随形着一份
值得让你去百般回味的暖。

离我家不远有一间咖啡书屋，工作
不太忙时，我喜欢去到里面寻揽一份或
长或短的静谧时光。是日有雪、暮霭初
降，再次途经书屋，已经很久没有感受铅
印墨香的我忽然有了进去坐坐的念头。

推门步入书屋，发现门厅一角多了
一个鞋套机，旁边立着“鞋套相伴 一尘
不染”的温馨提示牌。套好鞋套，随着
舒缓的音乐，我走到靠里的一个位置坐
下。环顾四周，书屋里人不算多，三三
两两的或品着咖啡或翻阅书册，倒是门
口一位大姐模样的保洁员引起了我的
注意，她始终盯着每一个进来的人的双
脚，每当遇到个别人没有戴鞋套就进来
时，她便紧随其后，弯着腰、低着头，奋
力擦抹着浅木纹地板上那一串因沾有
雪泥而显得特别扎眼的黑脚印。

这时，一个小男孩推门进来，连跑
带颠的刚走了几步，忽然意识到什么，
猛得来了个急刹车，然后满脸通红地踮
起脚尖沿着自己留下的脚印又退了回
去。保洁员大姐无奈地拎起拖布跟在
小男孩身后擦拭着……很快，书屋的门
又开了，还是那个小男孩，有点怯怯地
走向正在擦地的保洁员大姐，“阿姨，对
不起，刚才我忘戴鞋套了……”边说边
抢过拖布，认真擦着自己刚才踩过的剩
下的几枚泥脚印，直到再没有一点污
迹。保洁员大姐站在门口，用袖子擦了
擦额头上的汗珠，看着动作略显笨拙的
小男孩一丝不苟地拖着地，表情复杂的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而当她接过拖布，
转身返回工作间时，我分明看到她的眼
角湿润了。

望着陆陆续续进出的人们留下的
或有或无、或深或浅的脚印和保洁员大
姐时不时重复擦拭地板的身影，回想着
那个小男孩前后两次进书屋截然不同
的细节，坐在座位上的我，手里捧着书，
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在这样一个雪
天、一间书屋，似乎有一份源于自尊、发
自本初的比书与咖啡还沁入心脾的馨
香，正在随着被擦拭干净的地板弥漫开
来，随着那一串串愈来愈洁净的足迹芬
芳四溢。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
时候，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你却给
了我银色的世界……”至今还记得中
学时期最喜欢的诗句，以至于平素里，
总是有一种无以言说的暖涌现在被某
个画面、某个情节或者某个动心、某个
生情触碰的瞬间。那不就是某一个傍
晚，慈祥的母亲有意延迟关闭阳台灯
的方寸光照里，街边一对坐在平板车
上的拾荒老人借着灯光吃着馒头的相
濡以沫吗？不就是某一天早市，所有
卖早点的小贩都拒卖茶叶蛋后不约而
同地指向了替在家养病的奶奶卖茶叶
蛋的留守女孩的善意传递吗？不就是
某一处街角，身穿校服的少年将刚刚
获得的金灿灿的奖状傲娇大方地展示
给正在清扫马路的清洁工妈妈的知恩
以待么……

但有空闲，守着一树暖阳亦或一方
落雪吧。无论是你、无论是我，浅浅地
捡拾起些许激昂亦或空灵的思绪，任其
穿流在案头的铅墨间，隐去城郭的喧
嚣、稀释世故的烦恼，一曲清音一剪梅、
一壶清茶一炉烟，无论身处何时何地，
在足以撩动情弦的人世间听取内心的
澄澈丰盈、领略精神的明媚高洁，既然
选择了赠人玫瑰、又何必在意丝缕余
香，一草一木皆风景，一事一物均含情，
唯愿生命的每一份至真感动、每一个温
暖瞬间在岁月静好里都可以如蝶舞云
霞般轻盈而绵长。

闲闲
情小品情小品

■■杨鹏杰杨鹏杰

温暖总在一瞬间温暖总在一瞬间

得知徐扬去世的噩耗，很是
悲痛，与他相处的往事纷纷涌上
心头……

徐扬1948年出生在归绥（而今
的呼和浩特市），他母亲是中学老
师，受到母亲的引导，他自幼喜好读
书。早在初中时代，徐扬就对文学
产生爱好。高中毕业后他到呼和浩
特市阀门厂工作，并开始了业余文
学创作。上世纪70年代，他开始发
表作品。由于他成名早，待人真诚，
读书又多，身旁就聚集了一批文学
爱好者。接着又赶上改革开放，文
学繁荣起来，他在新城住的小院就
成了一片文学园地。前去谈读书、
写作的青年就更多了，我就是那个
时候与徐扬相识的，还与他合写了
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在《包头文艺》
上。当时徐扬就是我们的纽带，他
有着凝聚力和发酵性，团结着大家
形成一股充满青春活力的本土文学
力量。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张作
寒、尚静波、陈弘志、房俊，当年都是
那小院的常客。

197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
版了徐扬的小说集《阳春三月》。这
一年徐扬调到呼和浩特市文联，担
任编辑工作。1982年，徐扬到内蒙
古师范学院文学研究班进修，于
1984 年结业，返回呼和浩特市文
联，随后任《山丹》杂志副主编。在
这个岗位上他辛苦工作了十几年，
于1997年升任为主编，并担任呼和
浩特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随后徐扬
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
作，不再担任主编，于2008年退休。

徐扬在编《山丹》杂志时，仍坚
持文学创作。他的中篇小说发表在

《钟山》《小说界》等大型文学期刊
上；他在《草原》月刊上发表的小说

《折断翅膀的鹰》被《小说选刊》选
载。继《阳春三月》出版后，徐扬又
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陨落的爱》（长
江文艺出版社）、《徐扬中篇小说选》
（远方出版社）、长篇小说《书商》（远
方出版社）等。他还和妻子冯军胜
合作编撰并出版了文学理论集《美
的话语寻觅》。徐扬退休前创作的
短篇市井小说《酒不醉人》《玉泉茶
楼》，取材于呼和浩特市旧城的市民
生活，受到读者的喜欢，这两个短篇
小说对人的存在进行了勘测，提升
了小说的文学价值，显示出了徐扬
小说技巧更为成熟。

他多次荣获索龙嘎奖等区内外
文学奖项。依照徐扬的才华、文学
修养和刻苦精神，能取得更大的文
学成就。但是他把自己酷爱的文学
事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他
个人的写作，另一部分则是帮助他
人进行文学创作。正如《呼和浩特
现当代文学史》所说的：“徐扬其后
20余年的编辑生涯中，不敢懈怠、
不敢率性，不敢轻慢每一篇来稿，对
培养呼和浩特的文学爱好者，倾尽
所能。”

徐扬呕心沥血培育扶植的一些
本土作家，如今仍活跃在内蒙古文
坛上。每当看到他们做出新的文学
成绩，我就想到徐扬当年为他们修
改作品的情景，这些真实的细节是
我偶然碰到，就连作者也不会了解
到。

徐扬对呼和浩特和内蒙古的文
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徐扬交朋友也是这样，从来都
是为朋友着想，不为自己着想。徐
扬沾不上我的光，却在我每次陷入
困境中，总是伸手拉我一把，每当我
取得一些文学成绩，徐扬就特别高

兴，还到处为我宣扬。但他却是一
个很低调的人，从来不有意宣传自
己，从不把文学当成捞名取利的工
具。他的谦逊在内蒙古的文学圈里
是人人皆知的。2017年 6月，呼和
浩特市文联编辑的《呼和浩特现当
代文学史》出版了，徐扬熟悉这本
书，写的当代呼和浩特市的文学历
史。他读了这本书很满意，他对我
说：“这本书编得好，资料收集很全，
有些很难找的资料都能收集到。”他
就是这样，总是能看到别人的优点
并加以称赞。

前些年，他身患慢性病，仍然坚
持为长篇小说《十年浪漫》收集整理
素材。他仿佛是因文学而生的，一
生离不开文学。

近几年徐扬病情不见好转，反
而转重。我最初在电话中和他闲
聊。他用的是家中的固定电话。后
来他行动不便了，接电话都很困难，
我和他通话也就少了。我不忍心
去看他，不想看到他的病态模样。

《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史》在评价
徐扬作品特色时指出：“在艺术风
格上，徐扬的作品呈现出雄浑之
美、犷悍之美。”我怎能忍心目睹昔
日的“雄浑之美、犷悍之美”变得虚
弱和衰败呢？

我与徐扬因文字结交成好友，
如今该用文字送他，却不知该写些
什么，这境况他懂得。

这 样 懂 我 的 人 就 这 样 离 去
了……

我特别喜欢沿着清代杀虎口到归
化城驿路上游走，这倒并非因为我的老
家在驿路边，也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引
人入胜的迷人景致，而是因为驿路上流
传的许多动人故事，有被数百年踩踏的
艰难旅程，还有那些不畏风霜雨雪矗立
在驿路上的铺墩。走在驿路上，我仿佛
在西风吹拂下，在声声驼铃中，与我的
祖辈展开了心灵的对话，与他们进行跨
越时空的交流。

此前，人们往往关注驿路的主体，
即驿路和驿站。驿路关乎走向、难易、
远近等因素，而驿站则关乎安全、供给、
快慢等保障。于是，我们见到了出杀虎
口，经佛爷沟、新店子、九龙湾、和林格
尔、沙尔沁再到归化城这条驿路，其穿
越了晋北山地、蛮汉山支脉、土默川平
原，同时跨越了浑河、宝贝河、大黑河、
小黑河等，真可谓山高路远、河流湍急、
荆棘遍地。再看驿站，出杀虎口，有八
十家子（杀虎口关外）、新店子（腰站）、
二十家子（和林格尔城关镇）、沙尔沁、
归化等驿站，这些驿站都驻有兵丁，备
有驿马、粮草，是驿站顺利运行的必要
保障。

在驿路这两个主体之外，还有一种
设施很容易被人们忽视，那就是铺及铺
墩。铺指的是驿路之上传递公文、军情
经过之地，驻有铺兵，可供邮差歇息、饮
水；铺都建有铺墩，用于铺兵值守、指示
驿路走向，紧急情况下还可以狼烟传递
信息。直到现在，驿路之上仍有以“铺”
命名的村庄，如东二铺、西二铺、三铺、
四铺等，并在沿路多见高大的铺墩，如
佛爷沟铺墩、新店子铺墩、将军沟铺墩、
下坝铺墩、上土城铺墩等，一直延伸到
呼和浩特市。保存完整的下坝铺墩，位
于下坝村南一处较高的土坡上，其西侧
便是驿路。铺墩底部每边长约 4.5米，
高约4.5米，逐渐上收，顶部每边长约4
米，黄土夯筑，铺墩北侧由下而上筑有
台阶，直通顶部。铺墩周围散落着一些
残砖断瓦等建筑材料以及器皿的瓷片，
由此可知，当时铺墩附近建有房舍，供
铺兵居住。而西二铺铺墩，除了建有高
大的台墩，在其周围还筑有围墙，明显
是为了屯驻铺兵。下土城铺墩建在驿

路东侧，其形制与前述铺墩近似，只是
保存稍差。

岁月的更迭，使得清代杀虎口驿路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羊肠小道变成
沙石路，再变成沥青路，曾经的省道也
变成了国道，当年的驿路连同驿站，被
飞驰在209和241国道上的汽车远远甩
在了时间的后面，而流传于驿路上的故
事，包括世人皆知的“走西口”故事，也
被岁月的河流带往远方。唯有这些铺
墩，至今仍然顽强地矗立在昔日的驿路
旁，守望着曾经过往的商队马帮和发生
在驿路之上的故事。背井离乡的贫苦
农民“走西口”路经这里，邮驿飞驰千里
向朝廷报告边疆形势的信息途经这
里。史载，康熙三十五年（公元 1696
年），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准噶尔部噶尔
丹叛乱。清军兵出杀虎口，登天山，过
瀚海，直达昭莫多地区围歼噶尔丹，重
创叛军，噶尔丹只身脱逃。胜利凯旋
时，康熙帝路经归化城，对城内活佛和
喇嘛进行褒奖，后出归化城，沿着驿路，
经沙尔沁、锡尼板申，出杀虎口驻跸于
右卫城将军府；次年，康熙帝再次御驾
亲征出击噶尔丹，噶尔丹兵败自杀。这
里所讲的锡尼板申，就是现在的和林格
尔县新店子镇大板申村。可见，这一时
期遗留在驿路上的，多为离愁别恨与纷
飞战火。当社会趋于安定之际，这条驿
路又成为万里茶道的一部分，再度繁忙
起来，而那一尊尊铺墩便矗立在茶道
旁，注视着连绵不绝的商队来来往往。
随着茶叶、丝绸、瓷器以及皮毛、牲畜、
食盐贸易的开展，滚滚财富随着商队马
帮流过这里，一路驼铃悠扬，一路车轴
吱呀，一路马蹄声声，唱响一曲曲逐梦
之歌。

铺墩本无意，先辈最倾情；凝望数
百年，驿路保安宁。商队与驼铃已经远
去，昔日蜿蜒崎岖、荆棘遍地、盗匪横行
的杀虎口驿路，如今已被平坦便捷的国
道所取代，这条连接着关内外的通衢大
道，为晋蒙两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
巨大的促进作用。而那些矗立在国道
边的高大铺墩，成为坚守在国道上的守
望者，并且铸成一座座时代进步、社会
发展的不朽丰碑。

时时
光流影光流影

■■ 吴欣吴欣

驿路守望者驿路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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